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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概念、伦理与实践
———哈米德·莫拉纳的伊斯兰视角

赵绮娣，陈培爱

摘　要：近年来，非西方社会的文化特殊性已经成为传播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米

德·莫拉纳从穆斯林世界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出发，对传播概念的重新定义、伊斯兰传播伦理思

想的梳理，对伊斯兰传播的核心原则 “认主独一”、 “责任、引导和行动”、 “建设共同体”与
“虔敬”进行了重点分析，概括出 “伊斯兰的传播范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穆斯林地方媒

介实践对这一传播范式作出了回应与发展，表现为大众传播中 “伊斯兰媒介”的出现，以及媒

介空间穆斯林多重身份的认同。由此，在传播伦理的全球化与媒介价值的本土化过程中，使得

穆斯林与媒介的相关研究具有了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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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作为一个理论研究领域，数十年来一直

以西欧与北美媒介语境为导向，西方传播理论也

成为普世主义的一个强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具有

广泛影响。然而，复杂多元的人类传播充满了差

异，当把这些传播理论搬离西方的学术语境时，

“多数理论往往无法进入解释的深处，其术语、

理论与概念都缺乏实用性”。① 对这种差异的考

察只有结合特定地区的文化、历史及社会影响才

能得到更为深刻的理解，正如亚洲宗教—哲学传

播学者沙拉尔所认为的：“传播的真正本质、过

程和范围是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个特定文化所定义

的现实参量和边界所决定的。”② 近年来，非西

方社会的文化特殊性已经成为传播理论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并对实证主义为主流的西方传播话

语形成挑战。美国传播学者哈米德·莫拉纳
（Ｈａｍｉｄ　Ｍｏｗｌａｎａ，以下简称 “莫拉纳”）在研

究传播和国际事务关系的脉络中提出 “伊斯兰的

传播范式”，其概括从宗教哲学角度出发，与伊

斯兰世界的历史文化价值相适应。这不仅展现了

一种认识现实的内在视野，同时也因认识论、方

法论方面的重新定位而引起相当的关注与影响。

莫拉纳现为美利坚大学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国际传播教授，也是前任国际传媒研究协

会 （ＩＡＭＣＲ）副主席。其撰有 《转型中的国际

传播：多样性的终结？》（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现代

性的进程：传播与社会变迁》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伊朗的社会传播》（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ｎ）等多部著作。通过大量

跨越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系统的研究与调

查，莫拉纳认为，“国际关系与社会关系中的文

化与人类因素一直被技术、政治与经济方面的考

量所遮蔽”， “哲学与宗教的边界必须被重新考

虑”，“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诸如中东和北非，

研究传播问题的趋势是：采取与人类和一些特殊

领域相关的历史分析，如文学、诗歌、哲学、神

秘主义和宗教”。③ 特别是在传播与社会的结构化

脉络中，必须关注到宗教与宗教组织 （伊斯兰）

的作用，以及社区内的社会政治结构。为了从传

播—权力、宗教—政治、地方—全球的多维视角

展现世界传播的历史与前沿，莫拉纳依据伊斯兰

世界的文化、历史、哲学、宗教和社会环境，从

传播的概念、伦理及原则等方面展开了伊斯兰范

式的探寻，力图在理论与实践、潜力与现实之间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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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桥梁。

一、作为术语的传播概念

传播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一词来源于拉丁语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ｏ”，原意为告知、分享，其本质是一

种社会过程，指传授、传递或交换思想。在西

方，传播一词从１９世纪进入公共话语时起，即

蕴涵着地理与运输方面的隐喻，其中心意思是
“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

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 “传播的典型情形是劝

服、态度改变、行为变化，通过信息传递、影响

或调节达到社会化或个体对读什么或看什么的选

择”。① 在这样的传播观念影响下，结合后来美

国社会科学领域对传播技术的 “效果”与 “影

响”研究的特征，形成了一套传播 “工具论”的

理论框架，不仅体现在社会科学的范式逻辑中，

而且也成为２０世纪传播研究一个潜在的、具有

意识形态特征的 “主导范式”。

在伊斯兰文献中，“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一词原

本并不存在，中东国家在当代对这一词汇的引用

更多倾向于 “技术”而非社会内涵。因为这种
“原子式”的传播强调量化或线性的分析过程，

而不是文化及认知意义。② 为了更好地理解伊斯

兰社会的传播实践，莫拉纳认为，应当在广义上

使用 “ｔａｂｌｉｇｈ”这一术语。阿拉伯语 “ｔａｂｌｉｇｈ”

的动词形式指到达、传达、报道，另一个字面意

思则是传播。在伊斯兰语境中， “ｔａｂｌｉｇｈ”的概

念主要强调 “使命的宣扬”，特别是旨在加强穆

斯林信仰与符合伊斯兰原则生活方式的发展行

动，③ 通过自然繁殖扩大、散布信仰，它不仅是

空间及时间上的扩展，也是扩展的行动。④

“文化科学”的创立者伊本·卡尔敦 （Ｉｂｎ

Ｋｈａｌｄｕｎ）将传播 （ｔａｂｌｉｇｈ）在理论上定义为
“根据共同体需要而产生的社会机构”，认为社会

传播为许多来自不同种族、语言、历史的人群提

供了一个可以参与、分享伊斯兰文化的论坛。他

也最早指出，“基于伦理观的传播是人类社会网

络，这种传播的流动决定着动态社会发展的方向

与节奏”。⑤ 从这个意义来看，“ｔａｂｌｉｇｈ”的概念

与詹姆斯·凯瑞对传播的理解极其相似，“传播

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它

是指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它不是一种传递信息

或影响的行为，而是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和庆

典，其核心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

在一起的神圣典礼”。⑥因此，从传播概念的文

化向度出发，有必要审视伊斯兰传播框架的一些

基础原则，它们是伊斯兰传播的伦理边界和指导

原则，也与当下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的发

展，以及伊斯兰社会如何在束缚中发展有关。

二、伊斯兰社会的传播伦理

从社会学和伦理学意义上去思考传播与媒介

的问题时，必须强调的是伦理学的边界在各种文

化中有所不同。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雅克·

埃吕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Ｅｌｌｕｌ）的观点———即社会传播

应成为 “以人类为中心的道德性世界”；另一方

面则应当关注人际伦理。克利福德·克里斯蒂安

斯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指出，当媒介系统被视

为技术结构时，它们代表了一种非道德性的世

界，被理解为一种不能代表人类价值但衍生出一

种技术文化的工程模型，由此发展起来的媒介职

业伦理是狭隘和自私的。与此相反，伦理学理论

和准则是为了整体社会而产生的，传播伦理主要

面对的是人际伦理。⑦

伊斯兰社会的传播伦理，主要以两个重要的

因素为基础。一是规约性的宗教伦理，作为伊斯

兰首要源头的阐释，在 《古兰经》、先知和伊玛

目的传统里有所论述。在这一范畴里，宗教传统

的伦理准则研究可以追溯到公元八九世纪的理性

主义与传统主义之争。其争论焦点在于：当 《古

兰经》或传统没有明确指导时，是否可以依据自

己的理性对伦理道德做出判断。此外，伊斯兰哲

学主流也存在强大的传统，包括对法拉比 （Ｆａｒ－

ｂｉ）、伊本·西那 （Ａｖｉｃｅｎｎａ）等哲学家作品的

研究，这些都有助于理解伊斯兰经典伦理体系中

传统的源头。另一个传播伦理的因素则是规约性

的世俗伦理，从希腊传统中流行的柏拉图主义，

到波斯传统中提供给苏丹和元老的政治建议，以

及通过现代化、发展、工业化和世俗人文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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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由西方引入的当代伦理框架。① 不可避免

地，以上两种伦理因素导致了所谓 “现代世俗主

义”与伊斯兰教法传统之间的 “冲突”，在全球

穆斯林地方实践中不同程度地有所体现。

按照伊斯兰的观点，传播行为与研究无法与

伦理学方法分隔，需要确定的是 “应该是什么”，

而不仅仅是去分析 “是什么”的问题。在过去的

１４个世纪里，伊斯兰文化具有以人际传播为基

础的信息生产模式，并由此形成了高水平的口语

传播文化。《古兰经》、传统和圣训 （ｈａｄｉｔｈ）的

记忆，是所有伊斯兰社会共同的信息传播行为，

这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至今还在穆斯林国家继

续广泛地实践。需要强调的是，根植于口语传播

和社会传统的伊斯兰共同体概念，是研究早期伊

斯兰社会传播的一个独特因素。当前伊斯兰社会

伦理思想实践，依然与共同体、传播、社会互动

相关。在莫拉纳看来，共同体是 “信息流动的网

络”或存在于国家边界内外的 “传播网格”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ｉｄｓ），其必须建立在较高水平

的价值或信仰体系之上，是能够超越国家边界

的。伴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新闻、信息的传

播是发布、共享知识的一个过程，是社会的日用

品而不是文化的工业品。因此，伊斯兰社会的传

播生态强调人内传播或人际传播，而不是非人际

的类型；强调社会传播而非 “原子化”传播；强

调跨文化传播而非民族主义。人际与社会层面的

传播成为共同体基本的、重要的功能，传播的社

会责任则围绕着 “扬善止恶”，并且维持与激励

着造物主、人类与社会的整体性与和谐性。② 在

这里，伦理的概念在本质上与伊斯兰行为概念相

关，它是作为对造物主、人类和自然的一致状态

的探究以及如何实现的方法，传播也因而具有了

相当不同的意义与目的。

三、伊斯兰传播的核心原则

莫拉纳通过对传播 （ｔａｂｌｉｇｈ）概念的重点

分析，从伊斯兰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传播的４
项核心原则，包括 “认主独一 （ｔａｗｈｉｄ）”、“责

任、引导和行动”、 “建设共同体”、 “虔敬
（ｔａｑｗａ）”。这些原则关涉到传播与媒介的价值、

模式、作用及规制，形成了伊斯兰社会传播的

主要框架。

“认主独一”是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基本观

点，这意味着只有造物主值得 “崇拜”———而不

是金钱、野心或自我；同时该理念也蕴涵着宇宙

各部分之间的团结、一致与和谐。在此原则下，

传播的重要功能之一应当在于摧毁任何基于二元

制、种族主义、部落制以及宗族制构成的观念；

摧毁偶像、神话以及对外部力量的依赖。传播的

规制与内容不能用于创造或保存政治、社会、经

济及文化等方面之偶像；新闻、社会传播中不得

强调财富价值胜于精神价值，因为二元制的特点

之一正是通过财富获得优先权。③ 言论自由、集

会自由、媒介传播自由首先需要承担社会责任，

建立共同体，团结一致面对未来。

“责任、引导和行动”的传播原则强调个人

和集体的责任。伊斯兰与许多其他宗教不同，它

不是一套理论立场，而是一套综合的法律框架。

《古兰经》中有这样的启示：“你应凭智慧和善言

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优秀的态度与人辩

论，你的主的确知道谁是背离他的正道的，他的

确知道谁是遵循他的正道的。”④ 这明确指出穆

斯林之间有责任彼此引导、传承基于伊斯兰的准

则及生活方式，特别是那些拥有领导责任、宣传

伊斯兰理想的个人和机构，包括社会传播系统内

的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以及共同体中的个

体公民。在社会、集体层面，清真寺作为重要的

社会与公众传播媒介，不仅履行着灵魂的净化作

用，也是获得知识及公共事件信息的渠道；它曾

经与一些重要的大学相互依存，成为精神文化运

动的中心。这在伊朗、埃及、西班牙、中亚等许

多地方都出现过并持续了若干年。直到今天，在

一些伊斯兰国家，大众传播系统与经典、传统的

清真寺社会传播系统整合在一起，体现出了高水

平的组织与动员作用，使政治、文化、经济、军

事参与过程极其有效。⑤

莫拉纳还主张媒介应当成为 “建设共同体”

的论坛。在此，一方面媒介被重新定义与结构

化，不仅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

传媒；作为重要的公共集会或散布消息的地方，

集市 （ｂａｚａａｒ）、清 真 寺、学 院、宗 教 集 会
（ｔａｋｙｅｈ）等传统的社会传播方式均被涵盖在媒

介范畴内。另一方面，“大众传播、信息技术与

跨文化传播不应被武断地分离，而应当被紧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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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在一起”，① 跨文化及国际传播也必然成为

伊斯兰共同体的构成要素。伊斯兰的共同体概念

超越了国家与政治边界，强调基于伊斯兰教义的

共同性、集体性，而不是个人主义；其社会系统

及价值观是建立在人类平等、正义和所有权的基

础上。根据伊斯兰教，人拥有自由选择的意志，

可以根据 《古兰经》与传统，创造性地干预社会

规范的实行，为个体与社会拥有更好的未来而进

行规划并建立基础。政治中的协商手段不仅被认

可，而且是人民及统治者的道德、伦理职责。②

在此过程中，媒介作为信息的来源，是教育者，

也是政策及意识观念的倡导者，更是传承文化的

论坛。媒介的作用在于帮助共同体形成行动，提

供共同体内部的整合与认同，以及在成员之间传

递价值及促进沟通。

作为伊斯兰传播伦理框架要素之一，“虔敬”

是穆斯林社会传播不可忽略的原则。在伊斯兰传

统中，“虔敬”通常指个人对 “造物主的敬畏”；

更进一步，它是指个人的、精神的、道德的、伦

理的及心理的能力，以效仿先知提升个体的自我

觉悟至更高层次，使个人免受世界中无节制物质

欲望的影响。③ 按照莫拉纳的观点，在伊斯兰社

会中，“虔敬”应当成为穆斯林一切行为的基本

要素，传播行为的意图既不是出自获取利益，也

不是为了避免迫害，其重要职责在于为公众服

务。与之相反，无论是个体传播还是社会传播层

面，若脱离了 “虔敬”原则，必然将面临合法性

的危机。伊朗宪法中就明确规定： “大众媒介
（广播和电视）的传播自由必须以伊斯兰原则为

基础”，④ 在具体的传播实务操作过程中，专门

由伊斯兰法学专家为新闻机构、广播组织的从业

人员提供伊斯兰法律方面的建议，以确保媒介内

容不会损害到伊斯兰传统伦理与法典。

四、传播实践的回应：
伊斯兰媒介与身份认同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媒介爆炸”的速度增

加了文化的联系，并由此引起伊斯兰世界巨大的

社会文化变迁。回顾穆斯林文化与媒介的发展，

口语传播的传统从先知时代流传至今，紧密的家

庭关系、广泛的朋友圈子、频繁的公众聚会以及

稳固的清真寺系统都为知识的人际传播提供了社

会基础，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然而，尽管伊

斯兰世界于８世纪中期最早引入造纸术，但直到

１９世纪才开始有效地使用印刷技术。究其原因，

主要是当时一些伊斯兰学者担忧印刷可能带来的

“宗教革新”而对其持反对态度。⑤ 事实上，伊

斯兰世界的印刷媒介正是在西方殖民主义主导下

发展起来的；在殖民与后殖民国家中，媒介逐渐

被整合进国际世俗文化体系。⑥ 首先，伊斯兰世

界的大多数广播电视台是由殖民国家建立的，其

媒介操作理念、技术以及作为广告的经济因素都

呈现出复杂的势力互动，这些势力正是当前伊斯

兰世界传播媒介结构的与文化的支配力量。其

次，作为一个民族的、地区的与全球的复杂混合

体，穆斯林世界的传播媒介在内容生产与传播上

不同程度地呈现出 “同质化”，其主要表现为运

营方面对西方世俗思想的模仿与认知，这种倾向

同样折射在具体的媒介内容上。⑦

后殖民时代穆斯林世界对西方体系、理念与

节目的大量依赖，由于其中不可调和的世俗价值

而将穆斯林国家带入了困局：一方面未能对来自

伊斯兰文化之外的现代传播伦理做出积极回应；

另一方面，“从西方获得的政治、传播体系也未

能拥有广泛的流行基础，相反，这些政治和传播

体系变得越来越专权、独裁及军事化”。⑧ 然而，

“伊斯兰教导穆斯林维护造物主的至高权力，保

护人类尊严，为建设社会福祉而努力工作。由

此，一切贬抑造物主权力的媒介生产都应当避

免”。⑨ 伴随新媒介技术的兴起与聚合，符合伊

斯兰教义的、服务于伊斯兰共同体的全球思想和

全球性覆盖，成为穆斯林国家媒介组织的重要需

求；传播媒介的概念以及生产模式也需要在更广

泛的意义上进行检视。莫拉纳正是基于对上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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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思考与总结，立足于社会历史与宗教的哲学

意义，提出了 “伊斯兰的传播范式”。毋庸置疑，

在传播伦理的全球化与媒介价值的本土化过程

中，这一范式具有特殊的意义，并于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以后，在一些穆斯林地方的媒介实践中得到

了发展与推进。特别是大众传播中 “伊斯兰媒

介”的产生以及媒介空间穆斯林多重身份的认

同，不仅可以视为对 “伊斯兰传播范式”的部分

体现与发展，同时也蕴涵着新的变革力量。

关于伊斯兰媒介，有一种观点认为， “伊斯

兰媒介”也可称为 “穆斯林媒介”，就是指那些
“直接或间接由赞成伊斯兰教义的政党、组织所

拥有并且负责管理的媒介”。① 在土耳其，自从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广播电视私有化合法后，许多伊

斯兰组织开始建立自己的电视频道。如覆盖土耳

其全国的３个主要伊斯兰电视频道 “ＴＧＲＴ”、

“ＳＴＶ” 和 “Ｋａｎａｌ　７”， 以 及 伊 斯 兰 日 报
“Ｔüｒｋｉｙｅ”、 “Ｚａｍａｎ”等均是由伊斯兰组织赞

助、或由伊斯兰组织投资的大型联合企业直接拥

有。这些媒介为世俗话语占主导的土耳其社会公

共领域提供了一个另类的话语导介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并在当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② 另一种观点认为，以穆斯林为

受众对象的媒介即穆斯林媒介，③ 如马来西亚的

伯纳马新闻社 （ＢＥＲＮＡＭＡ）、印度尼西亚的安

塔拉通讯社 （ＡＮＴＡＲＡ），在面向各类公众发行

期刊的同时，也提供特定的伊斯兰相关议题以满

足穆斯林受众的需要。作为结构化的定义，

Ｚｕｌｋｉｐｌｅ　Ａｂｄ．Ｇｈａｎｉ强调，伊斯兰媒介应当是基

于 “认主独一”的教义并遵照伊斯兰教法准则进

行操作，媒介的对象、内容与伦理应确保对伊斯

兰的忠诚。④ 比较而言，后者对伊斯兰媒介的界

定，真正蕴涵了伊斯兰的传播伦理思想，即伊斯

兰媒介必须遵循一个信仰体系，这个体系是对伊

斯兰生活方式的理解，它强调对造物主的顺从，

教化人与社会成为正直的，致力于公正、自由、

同情、仁慈、诚实、尊严以及其他积极的价值。

当前的穆斯林世界由大约１６亿的人口构成，

主要由遍及中东、中亚、西非、北非和印度次大

陆的５６个伊斯兰会议组织 （ＯＩＣ）成员国与生

活在其他国家的４亿多少数民族共同组成，有超

过４０％的穆斯林生活在广阔的非穆斯林社会的

少数民族社区，离散带来的身份与社区的多重性

成为显著问题。许多传统文化的定位点逐渐消

逝，符合习俗的权层体系已呈现碎片化，这直接

导致了对身份认同的寻求与协商。在复杂的混合

环境中，既有的传统体系与象征符号正在生成新

的文化与制度表达，伊斯兰经由各种媒介渠道呈

现出新的形式并卷入了流行文化论坛，电视与互

联网也成为传播伊斯兰知识的通道。⑤ 与此相适

应，伊斯兰媒介不再仅仅是媒介设施本身，而是

满足了那些想要成为 “自觉穆斯林”的人们在日

常媒介消费方面的需求，进一步为他们提供了媒

介空间中确认身份的机会。ＡＢＥ　Ｒｕｒｉ在关于土

耳其伊斯兰媒介的研究中指出，自１９９６年 “土

耳其卫星１号”成功发射以来，伊斯兰媒介的影

响已经从土耳其境内扩展到中亚和西欧，定居西

欧的约３００万土耳其移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

追随伊斯兰的复兴以确认自己作为 “自觉穆斯

林”的身份。⑥

在欧洲，穆斯林媒介更多地证明了对于穆斯

林多重认同的社会政治合法性的探寻———一方面

基于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则基于宗教信仰。英国

与法国穆斯林媒介的支柱之一是来自社区的个体

会员，但其联盟关系通常不用纯粹的宗教共同体

“乌玛”来表达，而是以一个结合宗教、民族成

员的团体来表示，成为 “英国穆斯林”或 “穆斯

林与共和国”正是年轻穆斯林身份的关键表

达。⑦ 伦敦的 “Ｔａ－Ｈａ”、莱斯特的 “伊斯兰基

金会出版分会”等伊斯兰出版机构致力于为 “说

英文的穆斯林”提供文化产品。其中，“伊斯兰

基金会出版分会”的印刷品内容广泛，不仅包括

传承伊斯兰价值的儿童读物、伊斯兰经济学论著

等，还有巴基斯坦伊斯兰思想家、伊斯兰复兴运

动领 导 者 阿 布 · 阿 拉 · 茂 杜 迪 （Ａｂｕ　Ａｌａ

Ｍａｗｄｕｄｉ）晚年作品的译本，其著作通常被年轻

的西方穆斯林作为思想与行动的重要出发点。⑧

Ｑ－Ｎｅｗｓ是一份被称为 “欧洲多数穆斯林声音”

的英国杂志，目标受众为年龄１８～４５岁、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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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英国穆斯林；该杂志发行范围主要是

英国， “９１１事件”后开始覆盖美国、加拿大、

南非和一些中东国家。作为结合国内与国际的独

立穆斯林月刊，其报道范围涵盖政治、社会议

题、时尚和体育；同时开设专栏，由著名宗教学

者提供涉及现代社会诸多方面的伊斯兰教法意

见。① 此外，互联网为离散穆斯林媒介社区的创

建提供了一个拓展的空间，通过新闻服务、在线

宣教、古兰与圣训文本汇集等方式，使关于伊斯

兰和 “穆斯林行为准则”的信息得以广泛传播。

作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媒介消费，互联网提供

的信息从 “哪里可以找到符合教法的肉食与清真

寺”，到 “婚姻信息与便宜的旅行产品”，再到
“祈祷时间表与伊斯兰教育资料”；争论的议题常

常聚焦于 “现代生活如何符合伊斯兰的要求，以

及怎样引导穆斯林在非穆斯林社会中生活”。②

同时，聊天室与论坛还致力于宗教与政治的辩

论，不仅有助于鼓励更大程度的包容，并且直接

促进了媒介社区的文化行动。③

“穆斯林女性认同”的重新定义也与媒介发展

紧密关联。发展于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伊斯兰

女性主义”促进了一种趋势，即穆斯林妇女特质

与女性主义的混合，这在主流媒介与穆斯林媒介

中均有所体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由年轻女性

担任编辑的英国杂志Ｑ－Ｎｅｗｓ与法国穆斯林女性

杂志Ｈａｗｗａ，开始涉及关于美丽、幸福、节育等

方面的内容，妇女问题与医学角度的性也不再是

禁忌话题。尽管Ｑ－Ｎｅｗｓ的受众定位包括男性

和女性，但事实上女性受众的比例高达６５％。④

除此之外，穆斯林女性也开始通过电视辩论节目

进入公共领域，头巾、自信与解放的穆斯林女性

在媒介中越来越多地出现。⑤正如 Ｈａｗｗａ杂志

编辑Ｄｏｒａ　Ｍａｂｒｏｕｋ所言： “我们想要的是替代

那些在社会行动中心的女性。戴或不戴头巾，我

们都没有任何区别。”⑥ 然而，这些由个体决定

而非群体或体系执行的、为获取社会认同而忽略

传统女性特质的改变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即都

市穆斯林女性的此类媒介实践并未许诺一种共同

的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而仅仅是个体解放的一

种手段。

五、结　论

理解伊斯兰世界的传播现象，首先需要审视

我们认知当中原有的传播观念，并重新对媒介做

出进一步的拓展认识。莫拉纳描绘的伊斯兰传播

范式不仅对西方传播模式形成挑战，同时也挑战

了西方的社会模式，其观点在引起关注的同时不

可避免地招致了一些批评和质疑。如戈兰·吉尔

巴尼认为，莫拉纳的观点是 “本质主义思潮在媒

介研究领域的浮现”，“莫拉纳提到的这些原则绝

不是伊斯兰独享的，它们是所有宗教的共同叙

述”；就 “伊斯兰的传播范式”的有效性和伊斯

兰共同体的普遍假设而言，莫拉纳的分析没有涉

及到可能的利益冲突、权力结构以及穆斯林社会

内部的分化。⑦ 但毋庸置疑，作为一种 “去西方

化”的传播话语，莫拉纳将伊斯兰伦理及其原则

嵌入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的生态维度，更重要的

目的，在于强调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服务于伊斯

兰共同体的传播结构及传播途径依然具有未来发

展的潜在可能。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深

入思考———无论是后殖民时代的伊斯兰国家或者

其他地方的穆斯林移民社区，两种对立的、互相

排斥的伦理方法及框架，依然交织于穆斯林地方

的媒介实践中：一种是外来的统治阶层的政治文

化，另一种是穆斯林大众的本土政治文化。在传

播伦理的全球化与媒介价值的本土化过程中，传

播共同体的出现是道德、伦理的共同体，或者仅

仅是另一个逐渐明确的变革阶段？或许，在时间

与空间的偏差之间存在某种有利的平衡，我们正

迎接着一个新的传播时代的到来。

（责任编辑 段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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